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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生“最后一公里”

安宁疗护走进公众视野
� � 老林罹患鼻咽癌，治疗手段
均已无效后转入安宁疗护中
心，在医护人员专业化、人性化
的照护下，老林从癌痛中解脱，
对生活的感恩替代了对死亡的
恐惧，他自己已不能吞咽，却嘱
咐妻子给医护人员送去鲜花和
蛋糕。 与家人享受了人生最后的
时光后，老林在一个除夕安详地
辞世……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句话诠释了安
宁疗护的医学真谛。 在日前举办
的第三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舒
缓医疗与人文关怀论坛上，专家
表示，我国安宁疗护已迎来发展
的春天，下一步需从国家层面规
范培养， 加强医护人员人才建
设，引导社会正确认识。

安宁疗护即临终关怀，旨在
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
终前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
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
照护和人文关怀，以提高生命质
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
地离世。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调研部
常务副主任、上海市社区卫生协
会临终关怀专委会主任施永兴

介绍，安宁疗护自 20 世纪 80 年
代进入我国以来发展一直缓慢，
国际机构发布的 2015 年度死亡
质量指数显示， 在 80 个受访国
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排名第 71
位， 意味着仅有 1%的人可以享
受到临终关怀服务。

“三重现状使得我国安宁疗
护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是恶性肿
瘤发病率逐年升高，带瘤生存的
患者日益增多；二是老龄化程度
加剧，需要医护综合诊疗的老年
一体多病人群众多且生存期长；
三是大量严重疾病终末期患者
面临生存质量低下、医疗成本巨
大的双重压力。 ”国家卫健委健
康司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特聘专
家、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常务副
院长李玲说。

为此，近年来，我国安宁疗
护在政策主导下进入了发展快
车道。 2017 年，国家层面的安宁
疗护实践指南和安宁疗护中心
管理规范相继出台，并在北京市
海淀区、吉林省长春市、上海市
普陀区、河南省洛阳市、四川省
德阳市开展了首批全国安宁疗
护试点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全国

安宁疗护服务共服务患者 28.3
万人，提高了疾病终末期患者的
生命质量，建立了和谐的医患关
系，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 同时，
首批试点地区还探索推动出台
了促进安宁疗护发展的政策措
施，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取得了
一些突破性进展。

多位专家同时表示，我国安
宁疗护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生
死教育未普及、医务人员人才储
备不足和服务质量不高、经济效
益欠佳等都制约着其发展。

“中国安宁疗护的最大瓶颈
是文化问题。 社会普遍谈死色
变，死亡教育仍然很欠缺。 ”施
永兴说， 生死教育在安宁疗护
中非常重要，一方面，医护人员
要承认现代医学并不是万能
的， 不能一味地以治愈的理念
对待所有疾病， 导致医疗资源
浪费、 徒增病人痛苦； 另一方
面，也要引导大众转变观念，正
视死亡，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树立
正确的生死观。

李玲强调，安宁疗护是个独
立的学科， 需要医护人员专业、
主动、态度温和、有人文关怀，与
患者共同制定适宜的诊疗决策，

并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并不是简
单的护理，医生和护士必须经过
完善的岗前培训。

专家提出，我国安宁疗护机
构和人才建设还存在鱼龙混
杂、不够规范的问题，一定要在
政府主导下逐步地发展。 今年
6 月， 国家卫健委已启动第二
批全国安宁疗护试点， 范围扩
大到上海全市和北京市西城区

等 71 个市区。
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

长王海东此前在相关发布会上
表示，国家卫健委下一步将完善
进入安宁疗护阶段的有关标准
规范，如专家共识、安宁疗护用
药指导等， 争取通过经验的积
累，尽快把安宁疗护在全国全面
推开。

（据新华社）

84 岁的老人说
能帮我找个剪指甲的吗

我们帮老人剪过脚趾甲。 为
什么会做这种事呢？ 因为人年纪
大了，一是弯不下腰，二是视力
不好。

那位爷爷当时 84 岁， 老两
口一起住，子女都在省外。 我们
有一次上门服务时， 他问我们，
能不能帮他找一个剪脚趾甲的，
他付点钱。

我和同事觉得这种事自己
就能帮忙做，就给他剪了。 他脚
趾甲很硬，人老了嘛，还会有灰
趾甲，又硬又长，又很厚，真的不
大好剪。 我去买了那种修脚用的
刀，给他慢慢刮，然后再剪。

据说，平时他孩子从外地回
来，会帮他剪剪，那段时间，因为
忙，没有来，所以一直拖着没剪，
所以长到那么长。

这位老爷爷我也就帮他剪
过一次，后来他可能觉得不好意
思，没再找我们。

我还帮一位老奶奶晒过被
子。 她也 80 多岁了，她家阳台是
伸出去的，外面有晾衣服用的杆
子，晒是她自己晒出去的，踮着
脚挂到杆子上，但收的时候她不
敢收。

她就给我们打电话，让去帮
忙。 我们去帮她收进来，又套上
被套。 当时她也没要求套被套，
我们看她一个人，实在不方便。

很多事其实也不是我们的

工作范围，但感觉能随手做也就
做了。 我们年轻人顺手的事情，
老人有时候要折腾半天。

去年， 有位 70 多岁的奶奶
过来说，让我陪她去趟银行。 她
要把几万元从这个银行取出来，
存到另外一家。 她行动都方便
的，就是害怕，觉得拿着这么多
钱，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安心。 我
就陪她去了，坐公交车，跑了两
家银行。

得帕金森病的奶奶来电
能帮我把药拿到面前吗

帮忙买菜也是不少老人提
出过的要求。 曾经有位 60 多岁
的老先生，住在 3 楼，他行动不
方便， 每天都让我们给他买菜，
他说要买什么，我们买好了给他
送上去。

前几天，我还做了件你们听
起来另类的事。朝晖七区有位 70
多岁的奶奶，患有帕金森，当天
上午， 她的保姆出去办事了，中
午也没回来。 奶奶要按时吃药，
但保姆走的时候，把药放在桌子
的一端，奶奶坐在另一端。 她伸
手拿不到药，人又动不了，就给
我们打电话。

我骑电瓶车过去，给她倒水，
把药拿过去， 她吃完， 就安心很
多。 我怕傍晚的时候， 保姆回不
来，就把药和水都放在她旁边。

说实话，我当时觉得是有些
心酸的。 人老了，一张桌子的距
离，也变得遥不可及。

做养老服务这么久，服务量
最大的还是助医。 最高峰的时
候，一个月要陪 30 人次就医。 陪
老人去医院配药、检查、复诊等。
一般去趟医院， 最少一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很正常。

上个月， 一位 80 多岁的老
人，盆骨摔坏了，我们陪社区的
人送他去医院，做 CT，等病房，
从下午 2 点多， 忙到晚上 7 点
钟，一直等到她家属从外地赶回
来。

除了去医院，另外一种比较
集中的需求就是维修类的，比如
换灯泡、换水龙头。 一个月也有
10 多次。 有些是他们买好了，我
们去给他换；有些是我们帮他买
好，拿过去。

像换水龙头，我们会把坏的
拆掉，换上新的。 我们这里都是
年轻小伙子， 也不是娇生惯养
的，这些都能做。

有钱，但身边没子女
固执，子女就叫不应

在这里服务这么久，我印象
最深的是一对老两口，他们今年
90 多岁了，有 3 个子女，但都在
国外。 我 2015 年到这里就认识
他们了。 帮他们买过菜，去过医
院，换过灯泡，陪老爷爷出门办
理过医保报销。 反正，他俩有什
么事都会叫我。

这两位老人经济条件是好
的，就是遇上事的时候，没人。 两
人请着保姆，但保姆也只负责烧

饭。 老奶奶特别体谅我们，还打
过市长热线，希望能提高我们的
收入。 她觉得我们这里的年轻人
都是外地的，还要租房，如果收
入低，以后散了，他们生活上遇
到问题，找谁帮忙啊？

不过，去年，他们住进了养
老院，我隔三岔五还会去看看他
们，聊聊天。

我觉得吧， 在家养老的老
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生活上的
帮助，很琐碎，但又必需，对他们
来说，遇上就是大事情。 他们不
是事多没事找事，是真没办法。

有些老人，虽然子女也在杭
州， 但他们会觉得子女“叫不
应”。

其实我听了下，这种“叫不
应” 是因为两代人的观念不一
样，老人觉得是个大问题，但孩
子们觉得都是小事。

举个例子，有位奶奶，她家
客厅的灯泡坏了， 客厅有两个
灯， 但奶奶觉得坏了的这个省
电，所以她就要用这个。 可是她
儿子就说： 可以用另外一个嘛，
也不急着换。

我以前也不懂老人的这种思
维，但接触多了，常和他们聊天，
也就明白了： 他们过过很苦的日
子，会不由自主的节俭。这和他们
的经历有关，很难去改变。

有时候，子女会觉得老人怎
么那么固执，难沟通，我们也遇
到过这样的情况， 是会头疼，但
换个角度和立场，就能稍微理解
一点吧。 （据《钱江晚报》）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宁疗护病房

“能帮我剪下指甲吗？ 我付点钱”

90 后小伙王超做居家养
老服务 4 年了，这 4 年，他给辖
区的老人们提供过许多另类的
服务 ：晒被子 、去菜场买菜 、剪
指甲，甚至有行动不便的老人，
给他打电话， 只是因为要服用
的药物不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
老人站不起来，够不到……

“很多服务，听起来特别不
可思议。 对独居空巢的老人来
说， 这些我们觉得不值一提的
小事，对他们来说，都会成为大
问题。 ”

上个周末 ，台风 “利奇马 ”
给杭州带来大风暴雨，那两天，
王超和同事们上门给社区里几
位孤寡老人送了面包、矿泉水，
一再嘱咐他们别出门。

今年 28 岁的王超，是杭州
朝晖街道沐晖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和老人打交道。

在朝晖街道的几个小区里
走一遭，我发现，和这个年轻人
打招呼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王超所在的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提供的服务基本都是围绕
老年人的日常起居 ： 助医 、助
餐、助行……

听起来， 这些都不算是特
别让人意外的事，但实际上，王
超给老年人们提供的服务远比
这些细碎得多。

以下为王超自述———


